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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成效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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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是指通过开展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立与管理, 结合自然保护地以外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

措施(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OECMs), 从而实现物种种群及其栖息地的保护与恢复以及保障和提升

生态系统服务的目标。就地保护是实现202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最为重要的措施之一。本文从自然保护地数量与面积、

代表性、有效性, 以及其他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措施等方面, 整理和综述了国内外近年来的相关报道。总体来看, 我国基本

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与管理体系, 实施了各项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措施, 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自

然保护地的面积和数量均呈现上升趋势, 已覆盖陆域国土面积的18%, 对一些重要生态系统及重点保护物种的保护取得了一

定成效。正在建设的10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提升了部分重点物种的保护连通性。自然保护区总体管理状况相对较好, 保护了

90%以上的哺乳动物和97%的兰科植物。此外, 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亦为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贡献了民间力量。

在此基础上, 本文对照《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中对“加强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各项要求, 
分析总结了当前我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仍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自然保护地整体保护能力仍有

待提升; 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仍然存在保护空缺; 自然保护区管理质量有待提升; 缺乏公共协商机制; 自然保护地以外

的其他就地保护工作仍在探索阶段等。在此基础上, 对将来我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提出了进一步建议与展望: (1)制定更为

具体和量化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目标; (2)加大力度减少物种受威胁程度, 特别是受关注较少的物种; (3)以保障和提升生态

系统服务为目标, 提升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的系统性与整体性; (4)加强自然保护地以外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 (5)完善长期监

测体系, 为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成效评估提供数据支撑。本文可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特别是就地保护目标的制

定与实施提供参考。 
关键词: 爱知目标; 代表性; 生态保护红线; 生态保护修复; 生态系统服务; 自然保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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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tu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in China: Advances and prospects 
Wei Wang 1,2, Junsheng Li1,2* 
1 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Eco-process and Function Assessment, Chinese Research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Beijing 100012 
2 Biodiversity Research Center, Chinese Research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Beijing 100012 

ABSTRACT 
Summary: In-situ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refers 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management of protected areas, 
combined with 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OECMs). The goals of in-situ conservation are the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species populations and their habitat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ecosystem services. In-situ 
conservation is one of the best measures for achieving the 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target. Here, we 
summarize relevant reports in the past decade that highlights issues such as the number and area of protected areas, and 
the representativen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protected areas, and OECMs (e.g.,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red lines, mini 
natural reserves, sacred mountains, and civil protected areas).  
Advances: Overall, China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by implementing an in-situ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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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and various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measures. The total area and number of areas protected by China has 
increased (covering 18 percent of land area), which has been relatively effective for conserving several ecosystems and 
key protected wild animals and plants. Ten national parks pilots aimed at improving the connectivity of some key wild 
animals were developed. Nature reserves, with relatively good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had represented more than 
90% species of mammals and 97% of Orchidaceae. Additionally, the 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OECMs) made non-governmental contributions to in-situ conservation of China’s biodiversity.  
Weak points: Furthermore, we propose some weak points in China’s current in-situ conservation plan based on the 
major requirements in “Strengthening in-situ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from the “China Nation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 (2011–2030)”. The weak points in China’s current in-situ conservation include: 
(1) the need for improvement in overall conservation efficiency of protected areas; (2) conservation gaps in som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priority areas; (3) the need for improvement in management quality of nature reserves, and the 
lack of public consultation; (4) the initial phase of OECMs.  
Prospects: We then suggest that the government and researchers need to: (1) identify more specific and measurable 
conservation targets; (2) enhance efforts to reduce species threats (especially those with least concern); (3) promote the 
systematics and integrity of OECMs with the goal of ensuring and improving ecosystem services; (4) develop more 
OECMs to facilitate an effective in-situ conservation network; (5) improve the long-term monitoring system and keep 
providing scientific data to sustain periodic assessment of the conservation effectiveness. We hope these suggestions 
can help with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situ conservation goals beyond 2020. 
Key words: the 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 representativeness;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red lin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ecosystem services; protected areas 

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密

不可分(Pecl et al, 2017; Xu et al, 2020)。地球上的各

种生命系统, 包括生态系统、物种以及它们所生存

的环境, 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1992年6月, 为了地

球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这个共同目

标, 150多个国家共同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 并
于1993年12月29日正式生效。中国作为世界上生物

多样性最为丰富的12个国家之一, 于1992年6月11
日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 是最早签署和批准《生

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之一。2010年在日本召开

的第十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全球《2011–2020年生

物多样性战略计划》以及“202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

目标”(简称“爱知目标”)。2021年, 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会将在我国云南省昆明市召开, 此次大会将对

“爱知目标”的执行和进展情况进行评估, 并制定

2021–203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及2030年全

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 以进一步推动全球生物多

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Gao, 2019; 耿
宜佳等, 2020)。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八条对各个缔约方在生

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如建立

自然保护地体系、恢复退化的生态系统、促进受威

胁物种的保护与种群恢复、防控外来入侵物种等, 
并将就地保护(in-situ conservation)为主、迁地保护

(ex-situ conservation)为辅的方式作为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重要手段。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是指通过建立

自然保护地等手段, 在原来的生境中对生态系统和

自然生境实施保护行动, 从而维持和恢复物种在其

自然环境中有生存力的群体(马建章等, 2012; 夏欣

等, 2018)。就地保护在维持生物的繁衍与进化、物

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维系生态系统服务和功能、适

应气候变化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作用(Greenwood 
et al, 2016; Pecl et al, 2017)。“爱知目标”对生物多样

性就地保护设定了多项指标, 如在战略目标C “保
护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 提升生物多样性”
以及战略目标D “增进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

给所有人带来的惠益”等方面, 均提出了到2020年
在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方面期望达到的具体目标

(Secretariat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2014)。 

然而, 近期的众多研究结果表明, 2020年“爱知

目标”中的大部分目标尚未实现, 降低生物多样性

损失率的全球目标很可能无法达成(Johnson et al, 
2017; IPBES, 2019)。中国是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

国家之一, 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受威胁情况最为严

重的国家之一。近年来,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 
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促进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

的项目与措施, 例如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野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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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保护、天然林保护工程及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等

(Li, 2004; Lu et al, 2018), 在改善关键生态系统服

务、恢复退化生态环境的同时, 亦为推动农村生计

及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Sun et al, 2018; Wu et al, 
2019)。这些就地保护的成功案例表明, 生物多样性

丧失的趋势是可以阻止的, 甚至有希望扭转。为此, 
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国在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研究

与实践中所取得的主要进展, 从自然保护地数量与

面积、代表性、有效性, 以及其他生物多样性就地

保护措施等方面, 整理和综述了国内外近年来的相

关报道 , 并对未来发展方向提出展望 , 以期为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特别是就地保护目

标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参考。 

 
自然保护地是由各级政府依法划定或确认, 对

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及其所

承载的自然资源、生态功能和文化价值实施长期保

护的陆域或海域(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 
2019)。按照 2020年全球“爱知目标”对自然保护地建

设与管理的要求(目标11), 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的指标: (1)从面积指标来看, 保护至少17%的陆地

和内陆水域以及至少10%的沿海和海洋区域; (2)从
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指标来看, 保护生物多样

性重要区域以及重要生态系统及物种; (3)从有效性

(effectiveness)指标来看, 实现公平有效地管理自然

保护地, 并形成有效的自然保护地网络(Secretariat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2014)。 
1.1  数量与面积 

我国一直重视自然保护地的建设, 近十年来, 
我国各类自然保护地的面积和数量均呈现上升趋

势, 其中陆地自然保护地面积百分比已超过“爱知

目标” 17%的目标, 但海洋保护区面积百分比距离

10%的全球保护目标尚有一定差距。自1956年建立

第一个自然保护地鼎湖山自然保护区至今, 我国已

建立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超过1.18万个, 保护面积

覆盖我国陆域面积的18%、管辖海域面积的4.1%, 
在 维 护 国 家 生 态 安 全 中 居 于 首 要 地 位

(http://www.mee.gov.cn/hjzl/sthjzk/zghjzkgb/)。据统

计, 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前, 中国先后建立了包

括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

湿地公园、海洋特别保护区(含海洋公园)等10余类

自然保护地(图1), 分属于环保、国土、农业、住建、

林业、水利、海洋等部门管理(彭福伟等, 2019)。其

中自然保护区是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基础, 截至

2018年底, 全国已建立2,750处自然保护区, 约占陆

地国土面积的14.8%, 占所有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的

80%以上(高吉喜等, 2019)。2015年以来, 我国启动

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至
今已分别设立了三江源、东北虎豹、大熊猫等10处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唐芳林等, 2019)。此外, 我国的

一些自然保护地也得到国际认可加入了国际保护

网络。截至2019年底, 我国已有18处世界自然遗产

(含自然与文化双遗产), 是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国

家之一, 在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王伟等, 2019); 同时, 我国有34个自然保护地加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 有39个世

界地质公园, 57处国际重要湿地。另外, 2014年11月, 
6处自然保护地列入了首批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自然保护地绿色名录, 为推动我国自然保护

地实现更加公平、有效的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张琰

等, 2015)。 
然而, 过去我国自然保护地的建立, 通常是各

部门分头设立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地, 缺乏顶层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设计和统一管理(Li et al, 2016)。这

使得重叠设置、多头管理、边界不清、权责不明、

保护与发展矛盾突出等问题日益积累, 制约了我国

自然保护地的有效性。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中国政

府自2018年3月以来开始进行机构改革, 旨在建立

统一、规范和有效的自然保护地体系(Xu et al, 
2019b)。在此基础上, 2019年6月26日, 中共中央办

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进一步印发了《关于建立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6/26/content_5403
497.htm), 要求建立统一规范高效的管理体制, “逐
步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

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分类系统”。随后,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启动部署了自然保

护地整合优化工作, 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

命共同体”的理念, 以更好地实现维护自然生态系

统健康稳定、可持续地提供优质生态产品和服务的

目标(唐小平等, 2020)。这一系列改革措施, 标志着

我国自然保护地的建设发展进入了新时代。 

1  自然保护地建设及保护管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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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我国主要自然保护地的面积(a)与数量(b)占比。相关数据引自唐小平和栾晓峰(2017); Huang YZ等(2019)。 
Fig. 1  Area (a) and number (b) (%) of major types of protected areas in China. Related data were obtained from Tang & Luan, 2017; 
Huang YZ et al, 2019. 

 
1.2  代表性 

代表性指标可以反映已建自然保护地是否覆

盖了足够的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以及重要生态系

统和重要物种。从自然保护地类型来看, 我国对于

自然保护区的相关研究比较全面, 环保、林业等部

门也先后组织开展了全国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的

编制, 不断推动自然保护区空间布局的优化完善。

国内相关学者通过空缺分析(Lü et al, 2017; Guo et 
al, 2019)、保护热点(Chi et al, 2017; Xu et al, 2018)、
系统保护规划(Wu et al, 2014; Zhang YB et al, 2017)
等技术方法, 分别探索了我国自然保护地特别是自

然保护区对于不同类群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

务的覆盖程度, 即代表性。总体来看, 我国已建的

自然保护区保护了超过80%的自然植被群落以及

85%以上的野生动植物(Cao et al, 2015)。其中, 自然

保护区对兰科植物和哺乳动物的覆盖程度较好, 相
关研究显示我国自然保护区保护了大约97%的兰科

植物(Zhang et al, 2015), 以及534种(占评估总数的

90.36%)哺乳动物(夏欣等, 2018)。当前阶段正在建

设的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 将通过整合81个各级各

类自然保护地 , 覆盖 87.5%的已知野生大熊猫

(Ailuropoda melanoleuca)种群以及70.25%的大熊猫

栖息地, 并同时实现对至少3,446种已知植物和641
种脊椎动物的保护(Huang et al, 2020)。 

然而, 我国自然保护地空间布局仍不足以满足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 我国

32个陆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中, 自然保护地

覆盖的比例不足30%的有25个, 且多位于人口较多

的区域(李俊生等, 2016; Tian et al, 2019)。通过与全

国尺度的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域保护状况叠加分析, 
发现我国自然保护区在东部和南部地区还存在空

缺(Guo & Cui, 2015)。从物种类群来看, 我国已建的

自然保护区对于濒危植物、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的

栖息地保护不足(Li & Pimm, 2016; Xu et al, 2017b)。
例如, 基于中国濒危药用植物分布热点的保护空缺

分析表明, 有30个濒危药用植物分布热点县域尚未

建设自然保护区(Chi et al, 2017)。已知有17种极小

种群野生植物未受到国家级或省级自然保护区覆

盖(张则瑾等, 2018)。从生态系统服务来看, 四类关

键生态系统服务(水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固沙、

碳汇)的重要区域还存在较大的保护空缺(Xu et al, 
2017b)。相对来说, 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地对于生物

多样性的代表性研究相对较少(Zhang LB et al, 
2017)。 
1.3  有效性 

自然保护地只有在有效管理的前提下才能发

挥其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其有效性主

要通过管理有效性、保护成效、连通性三个方面, 来
判断自然保护地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当初预期的

保护目标。从我国自然保护地的有效性来看, 无论

是管理有效性, 还是保护成效以及连通性等方面, 
均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1.3.1  管理有效性 

管理有效性评估被认为是提升自然保护地管

理质量的重要机制, 以及保障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

工作健康发展的前提(Stoll-Kleemann, 2010)。我国

相关部门及学者围绕评估指标及方法均开展了较

为系统的研究, 包括自然保护地管理快速评估和优

先性确定 (rapid assessment and prioritization of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RAPPAM)方法(栾晓峰

等, 2009)、世界银行(World Bank, WB)和世界自然基

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 WWF)发布的管理有效性©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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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工具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tracking tool, 
METT)等方法(Quan et al, 2011), 以及原环境保护

部发布的《自然保护区管理评估规范》 (HJ 
913–2017)、原国家林业局发布的《自然保护区有效

管理评价技术规范》(LY/T 1726–2008)等标准规范。

在此基础上, 相关主管部门对各类自然保护地管理

有效性开展了广泛评估, 推动了自然保护地管理质

量与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例如, 2003–2005年, 原
国家林业局参照IUCN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框架, 
对634个林业系统的自然保护区进行了管理有效性

评价。自2007年以来, 原环境保护部会同原国土资

源部、水利部、原农业部、原国家林业局、中国科

学院、原国家海洋局等自然保护区主管部门(简称

“七部委”)共同开展评估工作, 至2016年已完成394
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评估(李俊生等, 2015; 王伟, 
2018); 2017–2018年, 原环境保护部等七部委再次

对长江经济带11省(市)共120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开展了管理评估, 系统梳理了保护区管理现状、工

作进展及存在的问题, 结果表明120处保护区平均

得分为81.41分 , 其中46.3%的保护区评分等级为

“优”, 44.7%的保护区为“良”, 7.3%的保护区为“中”, 
1.7%的保护区为“差” (冯春婷等, 2020)。此外 , 一些

自然保护区也通过自评估或第三方评估等方式, 开
展了管理有效性评估工作, 例如山东黄河三角洲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He et al, 2012)、云南西双版纳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林建勇, 2017)等。从上述这些评估结

果来看, 我国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有效性整体较好, 
特别是级别较高、建立时间较长以及位于社会经济

发展较好省份的自然保护区, 其管理状况评分相对

更高(李俊生等, 2015)。 
除自然保护区外, 我国也针对风景名胜区开展

了相关管理有效性评估工作或案例研究。例如, 为
指导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管理评估工作, 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2015年印发了《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管理评估

和监督检查办法》, 包括规划编制与实施、保护措

施及效果、配套管理制度、信息系统、违法违规行

为等评估内容, 并组织开展了年度评估和定期评估; 
2017年, 我国还发布了《风景名胜区管理通用标准》

(GB/T 34335–2017)。一些省份也制定了本省的相关

办法并组织开展了管理评估工作, 如浙江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2017年印发了《浙江省风景名胜区管理

评价办法》等, 一些学者也在杭州西湖(李宁汀等, 

2018)、宁波东钱湖(高黑和张秀珍, 2018)等风景名

胜区开展了案例研究。相对于自然保护区、风景名

胜区来说, 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地如湿地公园(吴后

建等, 2015)、海洋特别保护区(Wu et al, 2017)等仍以

个案研究为主, 尚缺乏系统性的管理有效性评估方

法与规范, 也未能形成常态化的管理评估机制。 
1.3.2  保护成效 

自然保护区管理有效性评估主要依赖文献调

研以及专家根据自然保护区管理者的描述并结合

自己的经验给出定性判断, 往往缺乏生物多样性动

态变化的量化数据支持。因此, 自然保护地在维持

生物多样性和保障生态系统服务等方面的综合成

效, 逐渐成为近年来国内外政府及学者关注的热点

(王伟等, 2016)。我国相关部门也愈发重视自然保护

地的保护效果, 并相继开展了一系列保护成效评估

项目。 
近年来的一些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相关

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自然保护地在保护一些重要生

态系统及重点保护物种等方面, 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总体来看保护成效仍有待提升(王伟等 , 2016; 
Huang YZ et al, 2019)。在自然生态系统方面, 我国

多数自然保护地对减缓森林丧失(Ren et al, 2015; 
Zhao et al, 2019)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例如, Yang
等 (2019)基于2000–2015年全球森林观察 (Global 
Forest Watch)数据分析了我国472个自然保护地对

减缓森林丧失的效果, 发现71%的自然保护地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而我国自然保护地对于湿地生态系

统的保护则有待提升, 虽然在一些保护地取得了较

好的成效, 如青海三江源(Huang L, 2019)、内蒙古

辉河(靳勇超等, 2015)等自然保护区, 但多数自然保

护地对于湿地的保护效果均不理想(Lu et al, 2016)。
相对来说, 我国自然保护地对草地、荒漠、海洋等

生态系统的保护成效研究较少, 全国层面的整体情

况仍有待进一步加强(Fan et al, 2013; 宋瑞玲等, 
2018)。 

与此同时, 我国自然保护地对部分重点保护物

种种群数量或栖息地面积的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

(蒋志刚, 2019), 特别是大熊猫(Wei et al, 2018)、朱

鹮(Nipponia nippon) (Sun et al, 2016)、川金丝猴

(Rhinopithecus roxellanae) (王翠玲等, 2017)、普氏原

羚(Procapra przewalskii) (平晓鸽等, 2018)等受到较

多关注的旗舰种。例如, 1980–2010年来以大熊猫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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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面积增加了3.5倍(Wei 
et al, 2018), 在保护大熊猫的同时, 也保护了许多

与大熊猫同域分布的重点保护物种(Li & Pimm, 
2016), 并为当地提供调节、供给、文化等多种生态

系统服务(Wei et al, 2018); 自然保护区内的大熊猫

栖息地面积比例从1976年的3.7%增加到2013年的

33.3%, 但大熊猫仍然面临着栖息地破碎化的风险

(Xu et al, 2017a)。朱鹮的分布范围从陕西汉中朱鹮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逐渐向周边区域扩散(张海斌等, 
2016), 种群数量从1981年最初发现的7只个体增加

到当前的大约2,600只, 但同时也存在近亲繁殖严

重、遗传多样性较低等问题(Feng et al, 2019)。此外 , 
除这些受关注较多的物种以外, 许多物种都面临数

据本底资料不足等问题, 其数量、分布、受威胁程

度及保护成效仍有待进一步查明。 
1.3.3  连通性 

由于单一的自然保护地难以有足够大的面积

来维持和保护所有的生物多样性, 所以需要通过合

适的廊道将这些自然保护地连接成为大的自然保

护地网络, 从而实现全国或区域尺度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统筹实施与协调管理。因此, 提升自然保护地

之间的连通性是进一步实现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

目标的关键因素之一(Saura et al, 2017)。近年来, 我
国为推动全国及不同地理区域尺度的自然保护地

网络建设, 开展了多项研究与尝试, 特别是针对自

然保护区已形成了布局较为合理的生物多样性就

地保护网络。2013年, 原环境保护部组织开展了全

国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2015–2025年)的编制工作, 
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核心区域”以及连接核心区域

之间的“廊道”两个基本要素(Biondi et al, 2012), 提
出了自然保护区网络布局规划方案①

                                                        
① 环境保护部 (2015) 全国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2015–2025年) (报批

稿). 

。原国家林业

局也发布了《陆生野生动物廊道设计技术规程》

(LY/T 2016–2012), 并通过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试

点(Huang et al, 2020)、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试点(Qi et 
al, 2020)的方式, 不断提升重点物种保护的连通性。

一些学者也就进一步提升自然保护地的连通性开

展了大量研究, 如Liang等(2018)基于保护优先区域

和最小成本廊道的网络分析方法, 提出了我国的自

然保护地网络框架建议; Su等(2019)应用Linkage 

Mapper 廊道模拟工具 , 提出了建设滇金丝猴

(Rhinopithecus bieti)潜在保护廊道的建议, 以期提

升5个滇金丝猴自然保护区(芒康、白马雪山、云岭、

哈巴雪山、云龙天池)之间的连通性。不过总体来看, 
由于我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仍在进行中, 全
国层面的自然保护地网络布局(陆域及海域)仍有待

进一步完善(Cao et al, 2015; Li & Fluharty, 2017; 马
童慧等, 2019)。 

 
按照《生物多样性公约》“爱知目标”的要求, 目

标11不仅包括自然保护地的建设及保护管理, 同时

还包括在自然保护地之外的区域开展持续有效的

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 从而维持和改善生物多样性

及生态系统服务(Secretariat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2014)。近年来我国也一直在推

动其他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措施的实施, 在2010年
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2011–2030年)》中, 就将“加强自然保护区外生物多

样性的保护”列为一项优先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部, 2010)。这些其他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措

施, 包括开展重点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建立生态保

护红线体系, 以及自然保护小区、风水林、神山圣

湖、社会公益保护地等其他就地保护区域。 
2.1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近几十年来, 为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减少土

地退化、降低空气污染、应对气候变化等目标, 我
国政府逐步推行实施了各项生态保护修复工程(Lu 
et al, 2018; Wen & Théau, 2020)。在森林生态系统保

护修复方面, 我国实施了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

草等六大林业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等(Hua et al, 2016; 
Viña et al, 2016)。与此同时, 我国政府还提倡通过改

变当地社区的收入结构, 从直接依赖土地的收入转

变为非农收入, 逐步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直接依赖

(Viña et al, 2016)。基于卫星的观测数据也证实我国

大多数地区正在“变绿”的趋势(Chen et al, 2019)。在

草原生态系统方面, 我国政府实施了京津风沙源治

理、退耕还草、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等措施(Hu ZM et 
al, 2019; Zhao et al, 2020)。在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修

复方面, 自1998年长江中下游发生大规模洪灾之后, 
我国启动了多个大型湿地保护恢复计划, 包括2000
年 发 布 实 施 的 《 中 国 湿 地 保 护 行 动 计 划

2  其他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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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20)》, 2003年发布实施的《全国湿地保护

工程规划(2002–2030)》等(Jiang & Xu, 2019; Xu et al, 
2019a)。2016年,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湿地保护

修复制度方案》(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 
2016-12/12/content_5146928.htm), 以确保湿地面积

不减少、湿地生态功能不断增强、湿地生物多样性

不断增加为目标, 全面提升湿地保护与修复水平。

原国家海洋局2017年也发布了《关于加强滨海湿地

管理与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http://www.gov.cn/xi 
nwen/2016-12/24/content_5152456.htm), 目标是到

2020年恢复/修复不少于8,500 ha的滨海湿地。 
随着这些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不断实施, 许多

学者也围绕这些措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保障生

态系统服务两大主要目标方面的生态效益开展了

大量研究。总体来看, 我国已实施的生态工程在增

加植被覆盖、增强固碳、提升水土保持功能、增加

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提升防风固沙能力等方面均产

生了积极的效果。例如, 通过实施退耕还林工程, 
2007–2017年黄土高原的总体森林面积每年平均增

加约600 km2 (Zhou et al, 2019)。在我国西南喀斯特

地区, 生态工程的实施降低了石漠化土地退化的风

险, 2001–2012年间云南、广西、贵州三省(区)植被

地上生物量固碳能力增加了约9% (Tong et al, 
2018)。与未实施相关工程的蒙古国相比, 我国内蒙

古自治区通过一系列政策及项目的实施, 在草原面

积恢复和净初级生产力的提升方面均为草原生态

系统带来了更为积极的效果(Zhang YZ et al, 2020)。
Li等(2019)以大型底栖动物遗传多样性、物种分类

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为指标构建了淡水湿地恢复

效果评估的框架体系, 并在山东黄河三角洲进行了

案例研究, 结果表明恢复措施对改善生物多样性起

到了积极作用。 
2.2  生态保护红线 

2011年, 我国启动了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工作, 
通过综合评估区域生物多样性、关键的生态系统服

务(如授粉和土壤保持)、对侵蚀的敏感性、以及对

自然灾害的恢复能力, 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

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高吉

喜, 2015)。生态保护红线是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

重要补充, 在涵盖我国绝大部分自然保护地体系的

同时, 实现对自然保护地以外的珍稀濒危物种及其

栖息地、生态系统服务极为重要的区域以及生态环

境极为敏感脆弱区域的保护目的(Gao et al, 2020)。
自2014年以来, 为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

和谐平衡, 生态保护红线作为国家战略得到进一步

巩固和应用(Xu XB et al, 2019), 为国土空间规划框

架提供了重要经验(Schmidt-Traub et al, 2020)。到目

前为止, 我国已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完成了生

态保护红线的划定, 其他省份也计划于2020年底完

成(Jiang et al, 2019)。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后, 预计将

以接近30%的国土面积, 来实现98%以上的国家重

点保护物种、90%以上的优良生态系统和自然景观、

三级以上河流源头区等重要区域的保护(高吉喜等, 
2019)。 

目前许多学者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评估的

过程中, 研究探索了多种不同的技术方法, 其中生

态系统服务评估通常是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基础。

例如, Bai等(2018)在上海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研究

中, 以保障固碳、水质净化、水土保持等生态系统

服务为目标, 建议将上海陆地总面积的16%作为生

态保护红线。Xu XB等(2019)基于5个关键生态系统

服务指标(水资源保护、土壤保持能力、固碳能力、

生物多样性保护、湖泊蓄滞洪区)结合2个生态脆弱

性指标(地质灾害易感性、石漠化), 提出了长江经济

带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法, 并建议将55.5%的空间

划为生态保护红线。此外, 为进一步探索生态保护

红线的成效, 侯鹏等(2018)对海南和广东两省的生

态保护红线成效进行了评估, 结果表明这两个省的

生态保护红线在保障自然生态系统面积、改善区域

生态系统质量和提升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等方面, 均
起到了明显的效果。不过, 目前我国生态保护红线

主要还处于划定阶段, 在后续保护成效评估方面仍

存在诸多挑战, 如划定不科学、数据缺乏、监测评

估指标体系不完善等(江波等, 2019)。个别生态保护

红线在划定之时, 由于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将部分

永久基本农田、重大基础设施工程等区域划入了红

线, 为解决上述矛盾, 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共

同部署开展了生态保护红线评估工作, 以期通过生

态保护红线的优化调整, 实现“生态功能不降低、面

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的目标(徐樑等, 2020)。 
2.3  其他就地保护区域 

除了政府主导的就地保护措施, 我国还有一些

民间的保护形式, 如自然保护小区、风水林/神山圣

湖和社会公益保护地等, 这些区域均可算作是“爱©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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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目标”所提倡的“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

施” (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OECMs)。OECMs通常由当地社区自发组织或一些

社会组织通过与政府或当地社区合作等方式, 以保

护自然保护地外重要的生态系统、栖息地和野生动

物廊道(IUCN-WCPA Task Force on OECMs, 2019)。 
自然保护小区是指主要由县级以下(含县级)人

民政府设立的面积较小的保护区(点), 面积一般不

超过1,000 ha, 管理目标为保护国家或地方重点保

护的野生动植物群落及栖息地, 珍贵植物的原生地, 
有保存价值的原始森林、原始次生林和水源涵养林

等(崔国发, 2013)。据统计, 我国大约有50,000个自

然保护小区, 总面积约为150万ha (唐小平和栾晓峰, 
2017)。这些自然保护小区作为自然保护地体系的补

充,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 云南西双版纳的兰

科植物中虽有142种位于自然保护地之外, 但其中

有44种位于青石寨自然保护小区内(面积约9 ha), 
有42种位于银厂自然保护小区内(面积约588 ha) 
(Liu et al, 2015)。 

风水林/神山圣湖通常是我国一个区域内的民

族世世代代通过传统的土地利用和文化习俗所形

成的自然景观, 主要依靠宗教信仰、狩猎禁忌和“圣
地”保护等本土知识或乡规民约的约束力量, 对于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往往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Grumbine & Xu, 2011; 陈涵子和吴承照, 2019)。例

如, Shen等(2015)将西藏神山与自然保护区在保护

森林方面的贡献进行了对比分析, 结果显示在森林

覆盖率和减缓森林丧失两个方面, 神山对于森林的

保护成效更加显著。Zhang JQ等(2020)通过走访西

双版纳的社区, 分析当地天然林片段(natural forest 
fragments)得以保留的原因, 发现大多数受访者(超
过96%)认为是由于圣山、风水林或其他文化传统的

保护效果。 
近年来, 我国逐渐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就地保护

形式——社会公益保护地 (civil protected areas, 
CPAs), 这是由我国民间机构、社区或个人治理或管

理的保护区域 , 以促进自然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IUCN, 2019)。社会公益保护地建议选择目前还没

有纳入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区域开展保护工作; 对于

已建自然保护地, 在取得当地政府及自然保护地主

管部门的许可后, 也可以开展社会公益保护地建设

(IUCN, 2019)。四川老河沟作为我国第一个社会公

益保护地, 近年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来此开展

研究, 2011–2014年的红外相机调查结果发现该区

域有兽类24种, 其中包括大熊猫、川金丝猴等9种国

家重点保护物种(李晟等, 2016); Fang等(2018)还发

现该区域川金丝猴种群密度约为10.6只/km2, 高于

陕西和湖北相关自然保护区内的川金丝猴种群密

度。可以看出, 社会公益保护地为多元化社会参与

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贡献了民间力量。 

 
本文系统梳理了我国近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

在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方面所取得的各项成效。总

体来看, 我国基本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

性就地保护与管理体系, 实施了各项生物多样性保

护恢复措施, 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表1)。随着生

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发展以及全球变化成为了生

态学和环境科学研究的三大前沿领域 (李文华 , 
2000), 我国在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的同时, 也为

推动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了重要贡献

(Sun et al, 2018; Xu et al, 2020)。尽管如此, 我国在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平

衡的情况, 一些重要生态系统如湿地等还存在不同

程度的破坏和丧失(Xu et al, 2019a), 某些类群(如两

栖类物种, 蒋志刚, 2016)的受威胁比例仍然高于全

球平均水平。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未来发展的关键之

年, 我国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会的东道主, 有责任向全球贡献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中国智慧。为此, 本文对照《中国生物多样性保

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优先领域四“加
强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各项要求(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部, 2010), 分析总结了当前我国生物多

样性就地保护仍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并在此基础

上, 对将来我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提出了进一步

建议与展望。 
3.1  问题与不足 
3.1.1  自然保护地整体保护能力仍有待提升 

自然保护区作为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基础, 
已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网络。通

过一系列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的统筹实施, 对重要

生态系统、重点保护物种的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 
特别是针对旗舰物种的保护方面, 一些物种种群数

量或栖息地面积得到了逐步恢复(蒋志刚, 2019)。此 

3  问题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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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阶段性进展与不足 
Table 1  Progress and weak points of in-situ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in China 

 主要进展 
Major progress 

主要不足 
Major weak points 

1. 自然保护地建设及保护管理成效 Development and conservation effectiveness and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of protected areas 
1.1 数量与面积  
Numbers and areas 

我国已建立约1.18万个自然保护地, 保护面积覆盖我

国陆域面积的18%、管辖海域面积的4.1%。China has 
established more than 11,800 protected areas covering 18 
percent of its land area and 4.1 percent of its sea area. 

海洋自然保护地的面积比例不足。The area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is still lacking. 

1.2 代表性 
Representativeness 

我国已建的自然保护区保护了超过80%的自然植被群

落以及85%以上的野生动植物, 对兰科植物、哺乳动

物的覆盖程度较好。 More than 80% of natural 
vegetation communities and 85% of wild animals & 
plants have been represented in current nature reserves. 
Especially, the species of Orchidaceae and mammals are 
well-represented. 

自然保护地仍不足以满足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维系生态

系统服务的需求, 存在保护空缺。而且自然保护区以外

的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地研究相对较少。There are still 
conservation gaps of current protected areas to fulfill the 
requirements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ecosystem 
services maintenance. Less studies have been carried on 
other protected areas except for nature reserves. 

1.3 有效性 Effectiveness     
管理有效性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我国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有效性整体较好, 特别是级别

较高、建立时间较长以及位于社会经济发展较好省份

的自然保护区 , 其管理状况相对较好。 In general,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of nature reserves in China 
are relatively good, especially those with higher 
management level, longer period from establishment, or 
in better economic provinces. 

自然保护区还普遍存在范围边界与土地权属不清、管理

机构不健全、专业技术人员缺乏、资金投入不足、动态

监测不足、开发建设活动影响等方面的问题。其他类型

自然保护地研究相对较少。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of nature reserves in China, such as the lacking 
information of boundaries and land tenures, the poorly 
organized institution, the lacking of staff, funding, and 
monitoring, and the impacts of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Less 
studies have been carried on other protected areas except 
for nature reserves. 

保护成效 
Conservation 
effectiveness 

自然保护地对一些重要生态系统及重点保护物种的保

护取得了一定成效。There are some achievements of 
protected areas in conserving some ecosystems and key 
protected wild animals and plants.  

除受关注较多的物种以外, 许多物种其数量、分布、受

威胁程度及保护成效仍不清楚。Except for those species 
with more attention, the information (number, distribution, 
threatened status, and conservation effectiveness) of most 
species is still not clear. 

连通性 
Connectivity 

许多研究均提出了潜在的保护廊道建议, 正在建设的

国家公园试点提升了部分重点物种 ( 如大熊猫

Ailuropoda melanoleuca、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
的保护连通性。Potential conservation corridors have 
been proposed by many studies. The well-connected 
national park pilots to improve the connectivity of some 
key wild animals (such as Ailuropoda melanoleuca and 
Panthera tigris altaica) have been developing. 

廊道建设及自然保护地之间的连通性均有待加强, 全国

层面的自然保护地网络布局仍有待进一步完善。The 
establishments of corridors to improve the connectivity of 
protected areas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The protected 
areas network of the whole country is still incomplete. 

2. 其他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措施 Other in-situ conservation measures 
2.1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projects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在增加植被覆盖、增强固碳、提升

水土保持功能、增加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提升防风固

沙能力等方面均产生了积极的效果。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projects have obtained great 
achievements, such as the increasing of vegetation 
coverag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arbon sequestration, 
water and soil retention,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and 
sand fixation functions. 

早期的生态保护修复通常以要素为对象, 割裂了生态系

统的整体性; 一些重要生态系统如湿地、草地等仍存在

不同程度的退化。Previous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projects usually treated the single element as 
the object, ignoring the integrity of ecosystem. Some 
important ecosystems, such as the grassland and wetland, 
are still facing the risk of degradation. 

2.2 生态保护红线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red line (ECR) 

已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完成了生态保护红线的

划定。The ECR delimitation had been finished in 15 
provinces. 

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仍然存在, 生态保护红线的保护成效

仍有待进一步评估。There are still some historical issues 
inside the ECRs. The conservation effectiveness of ECRs 
needs to be further assessed. 

2.3 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 
的保护措施 
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OECMs) 

我国OECMs (如自然保护小区、风水林/神山圣湖、社

会公益保护地等), 为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贡献了民

间力量。The OECMs, such as the mini natural reserves, 
the sacred mountains and lakes, and the civil protected 
areas, have made non-governmental contributions to the 
in-situ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in China. 

我国OECMs的责任主体、位置边界及其在生物多样性

保护方面的效果等情况仍然不清。The responsibility 
body, boundaries and locations, and the conservation 
effectiveness of OECMs are still unclear. 

 
外, 还在东北地区黑龙江流域中蒙俄跨界保护区网

络建设、西南地区与东盟各国(如老挝、缅甸等)之
间的跨国界保护区及跨界保护廊道建设、西北地区

中俄哈蒙四国跨界保护规划等方面, 不断加强跨界

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王伟等, 2014)。然而, 从总体

来看, 现有自然保护地体系仍然存在空间布局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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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交叉重叠等问题, 同时一些重要区域仍然存在

保护空缺(唐小平等, 2020)。很多自然保护地内大型

食肉动物如豹(Panthera pardus)、狼(Canis lupus)、
豺(Cuon alpinus)等, 分布范围仍不断退缩, 种群未

得到有效维持(Li et al, 2020)。 
3.1.2  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仍然存在保护空

缺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2011–2030年)》按照生态系统类型的代表性、特有

程度、特殊生态功能, 以及物种的丰富程度、珍稀

濒危程度、特有性等因素, 划定了35个生物多样性

保护优先区域, 包括32个内陆陆地及水域生物多样

性保护优先区域, 以及3个海洋与海岸生物多样性

保护优先区域(李俊生等, 2016)。虽然当前正在建设

的所有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均位于生物多样性保护

优先区域范围内, 但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内

仍然存在大量保护空缺, 32个内陆陆地及水域生物

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中, 仅有7个区域内的自然保

护地面积占比超过30%; 其余保护比例较低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则大多位于人口较多的区域

(Tian et al, 2019)。 
3.1.3  自然保护区管理质量有待提升, 缺乏公共协

商机制 
自然保护区是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基础(Li 

et al, 2016)。从2007–2016年七部委联合完成的394
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评估工作的结果来看, 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还普遍存在范围边界与土地权属

不清、管理机构不健全、专业技术人员缺乏、资金

投入不足等问题(李俊生等, 2015)。2017–2018年长

江经济带11省(市) 120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评

估结果同样表明, 自然保护区在机构设置与人员配

置、专业技术能力、动态监测、开发建设活动影响

等方面的管理工作仍有待提升(冯春婷等, 2020)。此

外, 一些自然保护区在管理工作中忽略了社区居民

的主体性, 只是把社区居民当成管控对象, 并没有

充分调研社区居民的意见和想法, 公众协商机制的

缺乏, 使得社区居民的发展需求与自然保护区保护

目标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3.1.4  自然保护地以外的其他就地保护工作仍在

探索阶段 
自然保护地以外的其他就地保护区域(OECMs)

作为各国逐渐认同的一种就地保护措施, 尽管有时

并不是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最初设立的首要目

标, 不过OECMs往往对于提升区域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代表性与连通性, 以及维系生态系统服务与功

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Bhola et al, 2020)。我国

近年来虽然逐步推动和引导OECMs的建设, 然而

目前我国OECMs的责任主体和位置边界等本底情

况, 及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效果等信息, 均
有待进一步掌握。此外, OECMs的形式多样, 除政

府主导以外, 往往还有很多是民间自发组织设立的, 
关于我国OECMs的治理方式和治理体系的研究仍

然存在不足。 
3.2  建议与展望 
3.2.1  制定更为具体的、可衡量的生物多样性就地

保护目标 
从“爱知目标”的实现情况来看, 我国自然保护

地在面积方面虽已超过保护至少17%陆域国土面积

的目标, 但在代表性、有效性、连通性方面仍有待

进一步加强。一些学者也发现, 如果制定更为具体

和量化的生物多样性目标(如17%的明确数字要求), 
并且措辞容易理解, 则有利于目标的实现(Green et 
al, 2019)。如关于2030年自然保护地占陆域国土面

积的比例, 全球自然协议(A Global Deal for Nature, 
GDN)发现30%的目标可以实现全球67%的陆地生

态区(terrestrial ecoregions)的保护(Dinerstein et al, 
2019)。因此 , 建议我国应制定更为具体和量化的生

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目标, 确保措辞清楚明确, 以便

将目标转化为可在国家和各省层面成功实施的政

策措施。 
3.2.2  加大力度减少物种受威胁程度, 特别是受关

注较少的物种 
近年来许多学者提出, 实现生物多样性就地保

护的目标(目标11), 是否能够有效减少物种的灭绝

(目标12)和恢复与保障生态系统服务 (目标14) 
(Baillie & Zhang, 2018)? 从我国物种保护情况来看, 
尽管对于大熊猫、朱鹮等旗舰物种的保护取得了较

为显著的成效, 然而许多受威胁物种的生存状况却

变得更为严峻, 甚至出现了一些物种灭绝的报道, 
如白鲟(Psephurus gladius) (Zhang H et al, 2020)等。

物种致危因素中, 自然生境的破坏和/或碎片化是

导致许多物种受威胁程度增加甚至灭绝的最重要

原因(Volis, 2016; 蒋志刚, 2016; 覃海宁和赵莉娜, 
2017)。此外, 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 我国分布范围©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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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窄的物种正在被广泛分布的物种取代(Xu WB et 
al, 2019)。一些学者发现建立自然保护地、加大保

护资金投入, 以及在国家或区域层面的科学研究特

别是与我国生态保护相关的研究, 对推动受威胁物

种的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Hu YS et al, 2019), 并建

议增加跨学科保护研究项目资助力度, 加快培养高

质量的研究人员, 不断提升我国受威胁物种特别是

脊椎动物保护的研究力度(Fan et al, 2020)。因此我

们建议, 在加大保护和科研资金投入、增设自然保

护地的过程中, 以过去受关注较少的物种特别是受

威胁物种为重点, 同时改善物种栖息地质量并建设

生物廊道, 以实现物种迁移和扩散的需求。 
3.2.3  以保障和提升生态系统服务为目标, 提升生

态系统保护修复的系统性与整体性 
从生态系统来看, 我国自然保护地空间布局仍

不足以实现保障重要生态系统服务的目标(Xu et al, 
2017b), 一些重要生态系统仍然存在退化的风险, 
如湿地(Xu et al, 2019a)、草地(Chen et al, 2020)等。

由于我国生物多样性富集区域往往与经济发展落

后的地区具有高度的重合性, 水污染、水资源稀缺

和土地退化等环境问题对我国的可持续性仍存在

较大威胁(Xu et al, 2020)。相关研究表明, 基于水资

源供给服务的模型预测, 可以为我国未来不同土地

利用变化和气候情景下的水资源规划提供建议

(Zheng et al, 2019)。为此, 很多学者也提出建立以保

障和恢复生态系统服务为目标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He et al, 2018; Jiang & Xu, 2019), 并在综合考虑生

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自然景观和自然遗迹的

基础上, 编制统一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规划(Ma et al, 
2019; Xu et al, 2019b)。我们也建议, 在生态系统保

护修复过程中, 要注重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联, 
以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理念(彭建等, 2019)进行统筹

实施。此外, 加强海洋等生态系统的就地保护。在

此基础上, 进一步利用好生物多样性富集区域的优

质生态资源, 转变当地社区的生产生活方式, 维持

好生态系统的调节服务, 用好生态系统的供给服务, 
探索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实现的体制机制。 
3.2.4  加强自然保护地以外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和勘界工作即将完

成, 生态保护红线涵盖了我国绝大部分自然保护地, 
但位于自然保护地以外的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其作

用仍有待进一步评估。此外, 我国对于OECMs的情

况和特征往往了解较少, 这些OECMs对于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效果仍有待探索。建议下一步以政府引

导的形式, 以保护自然保护地外重要的生态系统、

珍稀濒危物种栖息地以及极小种群野生物种等为

目标, 采用政府主导、私人主导、或与当地社区合

作等不同治理方式, 推动OECMs的建设与管理。

OECMs同时也可以成为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有益补

充, 或作为廊道以实现自然保护地之间的连接, 从
而推动形成更为有效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网络。 
3.2.5  完善长期监测体系, 为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

成效评估提供数据支撑 
此外, 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目标实现与否, 往

往需要对生物多样性要素的变化规律进行长期监

测(Turner, 2014)。尽管我国已经建立了中国森林生

物多样性监测网络、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中国

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全国生物多样性观测

网络等, 为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研究提供了基础平

台, 然而, 中国现有的生物多样性监测研究网络及

数据平台系统性相对不足, 缺乏统一规划协调(马
克平等, 2018)。因此, 亟需进一步围绕不同尺度生

物多样性长期动态变化的趋势, 以保护成效评判为

目标, 建立完善的监测体系和数据共享机制, 从而

为定期量化评估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成效提供科

学有效的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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